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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HIGHER EDUCATION

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作为在管理和文化取向上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确实应该与社
会相融，但无论多么开放，它与社会之间终归是有边界的。

日前，《中国学生体质监
测发展历程》报告出炉，据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江崇民介绍，我国大学
生体质依然呈下降趋势，只是
下降速度趋缓。与此同时，大
学生身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肥胖率持续上升，每 5
年提高 2%~3%。此外，2015 年
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示，7 岁
到 19 岁的学生体质状态，大
学生下滑最严重。

针对大学生体质下滑的
问题，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
强调，高校应因校制宜制定健
康教育教学计划，开设健康教
育公共选修课，安排必要的课
时，确定相应的学分。针对高
校学生关注的健康问题，精选
教学内容，吸引学生选修健康
教育课程。

这和解决大学生其他问
题的思路一样，大学生创业比
例低，于是教育部门要求各高
校开设创业教育，设立创业学
分；大学生心理问题严重，于
是教育部门要求各高校开设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将其作为
必修课。可是，开设课程、设立
学分就能解决大学生当前存
在的问题吗？开课非但不能治
本，就连标也治理不了。解决
大学生存在的问题必须分析
其根源，全面改革大学的学生
教学管理和评价体系。

拿学生体质下滑来说，
表面上看是大学生缺乏健康
的作息习惯，因此，有必要培
养学生健康的生活习惯。而
培养健康生活习惯的途径之
一，就是给他们上课、讲道
理。可是，如果学生都不愿意
去上课，包括十分重要的专
业必修课都不去上时，开设
选修课能带来多大的改变？
能选这门课且去上的学生，
可能是那些本来就有健康生
活习惯的学生，他们重视学
习、成长，对大学开设的各种
课程感兴趣。

大学应该思考的是，怎
样让那些整天躺在床上，作
息完全颠倒的学生走下床，
有积极的大学生活规划。这
不是开一门课的问题，而是
要通过严格的过程管理、评
价，迫使学生必须以勤奋、努
力的态度投入大学学习，而
不是整天浑浑噩噩。一篇媒体报道举了两个
例子。一个是：打一夜游戏或看一夜剧，王晨
感到头发蒙，筋骨酸痛。研究生读了一年，王
晨的胃不好，颈椎也时常不舒服，谁都知道
这源于他的各种“作”———轻易不下床，饥一
顿饱一顿，昼夜颠倒。另一个是：已经毕业的
梁昔吐槽起她的“奇葩”室友：每天就是坐在
床上玩游戏，看综艺节目，饿了点外卖、吃零
食，一个月洗一次澡，不讲个人卫生，更别说
宿舍卫生了……

对于这两个例子提到的大学生，学校开
设健康教育选修课对他们有用吗？需要深思
的是，这名研究生可以白天整天睡觉，晚上
打游戏、看剧，难道他的导师没有给他布置
学习任务，不让他去实验室做实验，或者参
加研究活动？在美国大学读研究生的学生，
都会有十分深刻的感受，就是整个研究生学
习阶段，课程安排得特别紧，任务特别重也
特别充实，哪有时间打游戏、追剧？就是晚上
熬夜也是写论文、做案例。那位被吐槽的“奇
葩”室友，每天坐在床上玩游戏、看综艺节
目，这哪有一点大学生的样子？大学就可以
这么轻轻松松地混吗？

对于大学上课，一直有不少学生吐槽，说
老师上课枯燥没有意义。因此，大学里流行着

“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这样的说法。对于
大学生逃课现象，大学也开始治理，比如要求
教师严格点名，甚至有大学实行指纹打卡、

“刷脸签到”。可是还是无法“吸引”学生走进
教室。学生的态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
是，在当前重视学术研究的办学环境中，大学
教师对教学并不投入，课堂教学缺乏创新，而
且也不严格要求学生。在美国，包括社区学院
和职业学院，教学质量都有较高的水准，原因
在于，学校办学实行宽进严出，教师十分重视
对学生的过程管理和评价。比如，理工科专业
的学生学一门课要完成几十个单元的实验，
学生必须到实验室做实验；人文社会科学专
业的学生学一门课老师要求必须读完 10 多
本参考书，且参考书的内容、参与小规模的研
讨课、研讨课的表现都作为课程评分的一部
分。试问，如果我国大学也有这样的教学安
排、设计、管理、评价，学生还可以整天待在床
上吗？

可以说，很多大学生的懒散作风，与他们
进大学之后学校实行的学生管理和评价制度
有密切关系。假如一进学校，大学就明确告诉
学生将实行严格的淘汰，强调教育质量；而且
教师严格要求，课程难度大，学生为完成课程
教学任务都“叫苦连天”，他们会变得颓废、迷
失吗？有一位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学生说，他们
的学习生活可以这样说，“只要学校选得好，
年年像高考”，大学的学习节奏就如国内高
三。如何让所有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张、充实
起来，这是我国大学面对学生的懒散状态，必
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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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论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
也！……”在支教队员的带领下，《诗经·木瓜》不再
是摇头晃脑的课文朗诵，而是像古人一样以歌声吟
唱出来。讲台下，调皮的男生笑场了，片刻后也大胆
地吟诵起来，结尾处还故意拖了一个尾音。

吟诵风格随意，讲究未成曲调先有情，找到
最能打动自己的吟诵调。而这也像极了首都师范
大学若星空支教团的风格。7 年前，首届若星空
支教团成员来到四川省若尔盖县藏文中学，从
此，每届支教团便将这份深情埋在了广袤的大草
原上，身未动，心已至。

正如首都师大党委书记郑萼的评价：“研究
生暑期社会实践是‘用一段假期的时间，做一件
终生难忘的事情’。派出社会实践团既是为引导
广大研究生走进基层、深入群众、亲身实践、挖掘

‘真经’，不断夯实‘为学为师、求真求实’的能力
与本领，更是为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更
好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把最好的学生派来了

“成都就要到了，请各位旅客准备下车。”火
车广播将支教团的思绪从七年前拉回了 2017 年
7 月。

七年间，乘坐同一趟列车往返于京川支教，
若星空支教团副队长王利强笑称：“K117 是若星
空支教团的‘专列’。”

卸下了近 30 个小时的疲惫，他们于第三日
行车 10 个小时，来到了海拔 3440 米的若尔盖藏
文中学。

对于藏文中学的认知，存在于往届支教的师
兄、师姐的千叮万嘱中———整个县城只有 10 辆出
租车，学校没有校车无法迎接；学校在搞建设“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没有一盏路灯，没有开水房、
浴室、卫生间……一切需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若尔

盖———包括指导教师高超、19 名队员在内全部
自愿报名参加，队员选拔经历笔试、面试、体检，
从近三百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支教队员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数学
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文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等院系 19 名研究生。用藏文中学校长尼玛俄热的
话说：“首都师大把最好的学生派到了若尔盖。”

藏文中学共有 2500 名学生，一线教师仅 120
名。由于条件不好，常年缺编。《中国科学报》记者
所到之处，满是钢筋、石灰。在尼玛俄热的努力之
下，教学楼、校舍在敲打声中动工，但一盖就是 7
年，至今仍未完工。

听说首都师大支教团来了，小县城沸腾起
来。于是，支教团初来若尔盖的一个晚上，便有了
这样一幕———队员被藏族出租车司机拦住了两
次，在“惊魂未定”之下，得知原来司机只是想要
送孩子来上课，却被以讹传讹误以为要收 800 元
学费。“我们免费上课，赶紧送你家孩子来补课
吧！”支教队员“笑响点亮了四面风”。

夜空中最亮的星

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早上 7 点是尼玛俄热制定
的“国学”时间，雷打不动。在他看来，国学不仅能够
提高道德水准，也有助于藏族学生了解汉文化。

支教团到来之后，带领学生们朗读、吟诵、诠
释《论语》《诗经》《弟子规》《三字经》等国学经典，
成了队员们每天“必修的功课”。

课下，队员韩佳宁告诉记者：“别看学生们一起
喊的时候很起劲，单独提问时就显得生涩、羞怯。”

如何获得自信是应试之外的能力。因此，除了
补习高考的九门科目，书法、音乐、舞蹈、美术也列
入其中。支教团还通过“圆梦大讲堂”，为学生讲“一
带一路”与中国外交、最后的舞者、感恩师生情、遇
见五年后的自己，以此来激励他们大胆前行。

每班每天 10 节课，满当当的教学之余，队员

们还在若尔盖县机关部
处挂职锻炼，发起“圆梦
计划”为学生筹集助学
金，组织红色若尔盖党日
活动等。

其中，“圆梦银行”
计划从 2012 年起，通过
众筹、出售自制明信片
等方式，已给当地 278
名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
10 万余元。

而最能考验他们与学生亲密度的，莫过于
家访。由于天色已晚、路途遥远，支教团本打算
放弃前往学生当州家，班主任辛晴看出了他的
难过，坚持按原计划前行。到达当州家时已经
夕阳西下，只见一个半月形湖泊镶嵌在草地
上。当晚，所有队员留宿在当州家 20 平方米的
小屋里，第一次尝试打地铺，而这已是当地人最
高规格的接待了。

“我最喜欢辛晴老师了，她上课严肃认真，一下
课就变成另一个人，幽默、喜欢开玩笑，跟我们没有
距离。”当州展露了草原大男孩的直率。

从刚开始几天去菜市场买菜被宰，到后来去
餐馆老板主动打折。不知不觉中，若星空支教团
成为了若尔盖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是我们来若尔盖的意义”

若尔盖，藏文的意思是“牦牛喜欢的地方”。
这里蓝天与草地相接，牧牛人信马由缰，姑娘、小
伙子能歌善舞，被称作“中国最美的高寒湿地草
原”“云端天堂”。

然而，这里一年中 9 个月下雪，就是在这样
的艰苦条件下，藏文中学却创造了 90%的高考升
学率。这其中，有校长矢志教育、毕业生返校任教
的情怀，也少不了支教团的功劳。

“我是艺术教师，不能帮助他们在高考中得
分，一开始我并不确定自己能为他们做什么？直
到去年临走的时候，一名唱歌很好、不敢在人前
表现的男生找到我说，因为我们的到来，在音乐
课试唱时他找到了自我。我想，这就是我们来若
尔盖的意义。”第二次参加若尔盖支教的队长曹
百媚深有感触。

然而，支教团不仅传道授业，也是传递藏文
化的“信使”。在尼玛俄热的带领下，他们前往达
扎寺，了解到寺院也是一座大学，也有天文系、医
学系、哲学系；参观藏文中学创始人罗让尼玛蜡
像，学习了民族教育家的精神。

去年，尼玛俄热受首邀前往首都师大，在总
结大会上他潸然泪下。后来，他将首都师大支教
团的精神总结为三点：“第一热爱母校，第二尊重
教师，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届届的传承精神。”

事实上，如若星空支教团一样，将首都师大
精神、将口号“若尔有梦，盖力虔行”践行到底的
不只是一支团队。据首都师大党委副书记缪劲翔
介绍，今年首都师大共有 6 支队伍，100 余名优秀
学生骨干开展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走
出象牙塔，深入基层，在实践中检验、磨炼和提升自
己。内蒙古牙克石、甘肃会宁、甘肃河西走廊、四川
雅安、河北平山也同样有实践团正在用自己的行动
践行着首都师大精神。

高校“校园游”能否一限了之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之康许悦

现场

若尔有梦 盖力虔行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若尔盖支教侧记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这个暑假，高校“校园游”再次受到公众的热
捧，尤其是名校，比如北京大学东门口散客队伍
时常排起百米长队。但是，校园游却带来了诸多
问题，比如“黄牛”吆喝一百元就可免排队带游客
进北大，清华大学的标志性景观日晷一再遭到刻
画等不文明对待。

鉴于游客接待力不足、校园环境遭破坏等诸
多因素，不少高校都采取了限流措施，但这又引
起了其是否应该开放的争论。

那么，高校校园游真的是一限了之吗？在这
一热潮背后，又有怎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旅游热和教育热双重推动

在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
业看来，校园游热其实反映了高校与社会的接触
变得越来越密切。

“过去，大学在人们心目中只是象牙塔，现在
已经由社会边缘变成了社会中心。”刘志业说，课
程设置与社会接轨，在育人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
民生，这是大学步入社会中心的一个表现；另一
个表现就是大学与社会的边界高度降低，对社会
各界越来越开放。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
凯则认为，校园游主要反映了当前社会的两个

“热”，一个是旅游热，另一个是教育热。
“暑假是旅游旺季，而一些高校本身就位于

景区，校园里还有一些人文古迹，所以就会成为
旅游热的一个组成部分。”侯定凯说，教育热会更
加持久一些，因为对于孩子的培养，除了学校教
育外，家长还希望他们通过校园游增长见识、拓
宽视野，提供另一种成长空间。

“旅游热和教育热加起来，就使得校园游成
为每年寒暑假不变的热门话题，让消费者趋之若
鹜。”他说，而且现在无论是交通还是生活条件，
都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此，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
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校园游热的背后是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期待，是中国家庭普遍对孩子教育、子女成才的
高度重视。”他说，不仅仅是“不差钱”的家庭，不少
家庭勒紧裤带也会报名让孩子出来参加高校校园
游，希望能对他们的学业和发展起到激励作用。

校园游带来高校管理难题

对于公众热捧的高校校园游，21 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它是大学向社会开放资
源，参观者（主要是在读学生）了解大学、体验大学
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很显然，目前的校园
游变为了景点游，还为一些机构制造了商机”。

在他看来，校园游大致有三个层次：最低层
次的是“到此一游”，走马观花，在标志性建筑、景
点前拍照留影；稍高层次的是除了参观校园建
筑、景观之外，还参观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等，更
深入了解大学；而深度的校园游，则要在大学里
学习生活一段时间，上课、做实验、听报告。

“目前，国内大学游和海外游学大多停留在

第一层次，就是到大学里去参观，包括一些高收
费的海外‘名校游’，有的只是到大学校园里走一
圈。”熊丙奇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
因为社会存在旺盛的需求，商业机构看准了其中
的商机。“但是，大学就是开放校园让游客参观都
接待不过来，更不用说开放实验室、博物馆，给学
生作讲座、报告了。”

对此，张端鸿也表示赞同。
“高校本身并不是一个景点，而是教学科研

单位，它有自身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要求，不能简
单把它看作完全开放的景点。”张端鸿说，大学具
有开放性，比如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空间也在
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众开放，但大学也有其有限
的容纳能力和脆弱性。

“我国的传统名校大多空间局促，跟国际上的
很多知名大学相比，人多地少、空间拥挤，如果毫无
底线地彻底对社会开放，那整个校园就会失去秩
序，就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大学校园教学和科研工作
的开展。”他说，即便在暑假，大学教师也不会停止
科研，很多学校都为学生开设了暑期课程。

对于张端鸿所说的有限容纳能力，有北大的
一组数据为证：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该校东侧
门散客登记入校数日均 2688 人，并有大量儿童
没有登记；东门团体预约入校日均 3700 余人；因
校内培训班、备案活动、会议等事宜入校近 2000
人，算下来，每天进入北大的访客平均约 8000
人。但是，北大用数学模型对校园环境承载力的
估算是每天上限大约为 5700 人。

因此，面对庞大的校园游人流量，高校不得
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北大分时段限流，每天
7:30~11:30 和 14:00~17:00 接待游客；再早些时
候，中山大学推出“限外令”，严查入校的外来人

员；武汉大学也从去年开始实行网络实名预约制
度，限制入校参观人数，尤其是樱花盛开期间。

在刘志业看来，类似“限外令”这样的举措实
在是无奈之举，“学生安全、财产安全、环境保护
等都会存在一些隐患，高校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
加以适当控制”。

被动变主动加强有序管理

面对校园游带来的管理难题，高校到底该如
何解决呢？

熊丙奇认为，可以破除学校的围墙，把学校
和社区打通，变学校为社区的一部分，实现两者
的公共资源充分共享。“不过这一思路面临很大
的现实阻力，高校管理者会担心一旦拆掉大学围
墙，校园的宁静将被打破，安全问题会增多。”

“另外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在有围墙的情况下
将大学作为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开放。”他解释说，
不妨将其建设为一个向社会开放的景点，增加景点
接待、服务功能。其中，参观实验室、博物馆等也可
作为体验项目。

“大学变为景点，不是说就要按景点收门票，
这要由政府和高校在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
的基础上共同决定。”熊丙奇补充道，一种是由政
府拨款解决按景点开放的管理、维护费用，如一
些公园免费开放一样；一种是学校按景点管理、
维护费用准收成本费，也将其作为调控人流的一
种方式；再就是根据景点的接待能力，实行网上
预约制，并纳入规范管理。

在侯定凯看来，当前，高校还没有以积极的
姿态去迎接社会人士的参观，仍旧处于一种相对
被动的接受状态，“校园游带来的负面问题，与高

校准备、组织工作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在游客进入校园之前就告知注意事项，再

由学校安排学生志愿者等专门人员带队参观，同
时，这对本校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他举例
道，还可以在校门口设置介绍校园景点的二维
码，准备一些介绍校园的宣传印刷品，这样在参
观时能更有针对性。同时，进入校门前，提示游客
在参观校园中的安全事项和行为规范。

“总的来说，高校应该成为校园游的主动方，就
像主人去接待客人一样，开发更多有教育意义的校
园产品，而不是每每被动应付。”侯定凯说，特别是
在人流量过大的情况下，有一些预案和准备很有必
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和组织方面。

应正视大学与社会的界限

而在校园游的表象背后，高校的开放问题同样
值得探讨。“因为，终究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原因
而无法共享大学的资源，而组织良好的校园游正是
我们展示开放办学理念的一个窗口。”侯定凯说。

“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上的现象在大
学里也都能看到，但在理念上，我们还是沿袭了
一种相对比较封闭的思想。”他举例说，从对待校
园游引发的一些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上就可
以看出来，“总体来讲，我们高校对于处理与社会
的矛盾关系、形成与社会良性的互动方面还缺乏
准备。在校园开放方面，高校需要更多考虑如何
利用自身优势，发挥其他社会机构所起不到的独
特作用”。

对于侯定凯所说的封闭，刘志业认为，这是因
为中国城市化建设还在初、中级阶段，校园中的生
活与社会上的有所不同，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平
衡。“我们虽然国力日渐强大，但是在国民素质、环
保意识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无法一下子将这些
全部弥补。同时，我国高校短时间内也无法做到与
社区的完全融合，开放需要一个过程。”

“开放并不意味着敞开大门谁都可以进，这
是肤浅的，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扩大对外交流、更
新办学理念。”刘志业强调说。

在熊丙奇看来，大学校园的开放不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根据目前校园游的现实情况，在广泛
听取师生和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政府和高校
怎样进行校园开放的民主决策，建立开放的学校
管理决策机制，才是大学最重要的‘开放’。”

而我国高校的开放程度不够，张端鸿认为，
这是与高校在传统上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关而
密切相关的，所有机关单位内外有别，不能彻底
地对外部开放。“不过，大部分高校都是尽量地接
纳游客，并安排相关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
现了高校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作为在管理和文
化取向上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确实应该与社
会相融，但无论多么开放，它与社会之间终归是
有边界的。”他说，一方面大学要改变自身作为一
个机关的习惯，能向公众开放的尽量向公众开
放；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大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边
界，社会公众也要包容大学维护自身教学和科研
秩序所开展的校园管理。

支教队员给孩子们上书法课。 尹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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